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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时随地都可即时联系的微信时代，让我们的生活和情感不
知不觉中变成了十倍速。每日的忙碌，伴随的自然少不了焦虑、不
安、恐慌，甚至连电子邮件都不能等待。只有心静下来的时候，才
会怀念车马书信的从前，怀念书信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安慰。

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“五月”（v_zhou@sina.com）,与“五
月”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
客户端创作频道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杜昱霖（33 岁）
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

雄安站项目总工程师

我挚爱的雄安站：
2017 年 4 月 1 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

发通知，决定设立国家级新区——河北雄

安 新 区 。城 市 建 设 ，交 通 先 行 。2018 年 以

来，我作为设计总体单位中国铁路设计集

团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，全面投入京雄

城际铁路雄安站枢纽的设计工作。

白驹过隙，3 年时光转眼即逝，雄安站

如 今 即 将 建 成 通 车 。无 数 个 日 日 夜 夜 ，20
多个专业，200 余人的设计团队，1 万余张

图纸，支撑起了规模达到 47.52 万㎡单体建

筑的构思和基础。我在乎你的立面、幕墙、

内装、灯光⋯⋯每一个细节和角落我都不

想留下遗憾。看着茁壮长大的你，我对你充

满了期待。

我的伙伴们，我想对你们说，我们一起

畅想建筑的未来，一起绘制张张蓝图，一起

建模，一起制作汇报材料，一起熬夜，互相

鼓励，深夜的办公室里我们已经成为彼此

坚持努力的寄托。我们一起深入现场，研究

每一处细节；我们一起解决问题，团队的力

量总是让我们充满信心。周例会上，我们为

了一个问题也许会争得面红耳赤，但问题

解决后，兄弟们的脸上剩下的只有成就感

带来的快乐。

每一名长期在外拼搏奋斗的铁路人，

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对于家人的亏欠和内

疚。儿子，3 年前的你刚出生不久，这 3 年里

我错过了很多你成长的过程和瞬间，这也

会是我无法弥补的遗憾。亲爱的爱人，带孩

子是一件需要无比耐心和细心的事，谢谢

你的付出，更要谢谢你遥遥伴我走过。还要

感谢父母的宽容，看着他们白发苍苍，自己

却一直出差，总会忍不住心酸。

回首3年的时光，我见证了无数管理者、

设计者、建造者的智慧和努力，他们为了“千

年大计”倾其所有毫无吝惜，大家奋斗着、辛

苦着、快乐着⋯⋯今天的塔吊林立，让我对

这座绿色、人文、现代、和谐的未来之城充满

期待。我是幸运的，能够来到雄安新区，有机

会为雄安站这样伟大的项目付出努力；我是

荣幸的，能够和充满才华与激情的伙伴们共

同奋斗；我是幸福的，家人们默默的支持让

我有了更饱满的精力专心工作。

雄安新区画卷徐徐铺展，作为祖国的

追梦人，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，用汗水浇

灌收获，以实干笃定前行，只争朝夕，不

负韶华。

而你，我挚爱的雄安站，我希望你是被

宠爱的，每一名管理者、使用者都会认真待

你，最大化的发挥你的特点，保留你的特色；

我希望你被严格要求，不同的需求，不同的

考验你都能够从容面对，未来新的交通方式

和出行需求都是你成长路上的一份份试卷；

我更希望你是胸怀包容的，到了 2035 年、

2050 年、更久的未来，你依然可以温馨便捷

地陪伴好每一名乘坐高铁的旅客。

杜昱霖

写给我挚爱的雄安站

吴映霏 （14 岁）
浙江省温州市实验中学 2018 级 8 班

30 年后的自己：
见字如面。

我想象着你看信的样子。我想，你

会在 那 个 秋 末 的 尾 巴 里 ， 抱 着 一 沓 公

文 ， 再 拖 着 自 己 的 影 子 ； 你 会 烤 着 半

焦 的 面 包 ， 再 铺 开 泛 黄 的 纸 ； 你 还 会

用 那 双 已 然 有 故 事 的 眼 睛 ， 去 想 象 30
年前的自己吧。那时的我离 15 岁还差

2 个 月 ， 静 静 烹 饪 着 过 往 的 5000 多 个

日子，幻想着此时的你。

我 不 知 你 身 处 何 方 ， 更 不 知 你 面

向 哪 畔 。 我 不 知 你 前 途 是 山 是 海 ， 更

不 知 你 后 路 是 否 一 片 汪 洋 。 我 不 知 你

路 灯 下 的 影 子 是 长 是 短 ， 更 不 知 你 那

个 家 的 灯 火 是 明 是 暗 。 我 只 知 你 叫 着

我的名字，扎根在 30 年后我记忆里的

那块地方。

我 希 望 你 永 远 把 最 低 的 姿 态 放 在

生 活 ， 放 在 身 边 的 人 ， 也 放 在 所 有 的

围 城 。 人 到 中 年 ， 难 免 坎 坷 挫 折 ， 我

希 望 你 在 与 浓 雾 的 面 对 面 上 ， 要 永 远

牢 记 晴 空 的 模 样 。 不 要 怕 ， 在 职 场 ，

处 于 尘 网 之 中 ， 不 过 是 最 稀 松 平 常 的

历 程 。 所 谓 破 壳 ， 便 是 从 新 的 原 点 ，

把 包 裹 着 的 尘 网 看 做 包 装 好 的 一 小 块

天空。

破 不 开 尘 网 ， 就 做 尘 网 里 翱 翔 的

鹰 。 离 不 开 深 渊 ， 就 把 这 当 做 垂 直 的

前 程 万 里 。 蹚 过 孤 寂 ， 不 过 是 蹚 过 自

己 的 心 。 冲 破 尘 网 ， 不 过 是 用 风 冲 破

心 的 孤 寂 。 绝 没 有 绝 对 的 尘 网 ， 也 绝

没 有 纯 粹 的 天 空 ， 在 心 底 将 风 刮 起 ，

所直面的便是万里无云。

凡 是 过 往 ， 皆 为 序 章 。 尘 网 里 的

日 子 已 成 了 过 去 ， 现 在 的 你 ， 便 是 新 生

的起始。做不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，就

书 写 一 人 的 愁 。 做 不 到 “ 同 醉 而 自 醒 ”，

就 在 梦 里 乘 一 人 孤 舟 。 做 不 到 “ 痴 似 相

公”，就把一人的痴情寄托给风。做不了

太 阳 ， 就 做 星 光 ， 做 不 了 星 光 ， 就 做 自

己 ， 做 不 到 轰 轰 烈 烈 ， 就 做 天 地 的 野

芳。相信我，时机一到，你便是欧阳修。

但 记 得 ， 欧 阳 修 也 好 ， 范 仲 淹 也

好 ， 心 境 再 伟 大 ， 也 不 要 忘 了 ， 留 一 块

常人的希望。

我 希 望 你 记 忆 里 的 所 有 日 子 ， 哪 怕

岁 月 纵 横 ， 也 永 远 四 季 如 春 。 我 希 望 你

心 里 的 那 片 空 地 ， 哪 怕 满 满 当 当 ， 也 永

远 井 然 有 序 。 我 希 望 你 身 处 的 那 畔 空

间 ， 哪 怕 太 阳 落 山 ， 也 永 远 灯 火 清 朗 。

我 更 希 望 你 自 己 ， 无 论 何 时 ， 也 无 论 何

地 ， 要 永 远 向 往 朝 霞 ， 也 永 远 爱 着 日 落

的模样。

我 希 望 你 的 行 囊 里 ，要 带 着 风 生 水

起 ，也 一 定 要 带 着 一 片 枯 寂 。我 希 望 你 的

旅 途 里 ，要 看 见 雪 的 洁 白 ，也 一 定 要 看 见

夜 的 未 明 。我 希 望 你 的 脚 印 里 ，要 藏 着 高

楼 的 繁 华 ，也 一 定 要 藏 着 野 花 的 芬 芳 。我

更希望你自己，无论前方，无论归处，要永

远向往翱翔，也永远不要忘了脚下。

我希望你敢、你狂，敢把所有的过往

狠狠地抛下。我希望你醉、你痴，把无法

成真的美梦深深刻在心上。我希望你真、

你淡，把细水远山婉转地绵亘悠扬。我更

希 望 你 ， 无 论 走 了 多 远 ， 无 论 路 还 有 多

长，要永远学会停下，歇一歇，也要永远

问一问自己，疼不疼。

一切正好，也请你继续好好努力。

祝你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，

岁月无忧，家人无恙。

30 年前的自己
（指导教师：魏金德）

写给 30 年后的自己

王近松（20 岁）

曾经一起看落日的你：
最近过得还好吧，我想你一定很忙。可

不管多忙，别忘了看看落日。

又到了秋末冬初，满城的银杏树叶散

落在地上。前几天和两位朋友去草海边拍

鸟，霜重，让人心凉。每当看到落日，看到落

日在湖面上搭起火堆，内心就会觉得温暖。

从南山出来3年，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

目。尽管那时候，我们显得稚嫩，但那些远去

的日子，让我们因为青春而放不下过往。

我想写一封信给昨天，但我们会在明

天收到那封信。我一直有太多的言语想要

告诉你，就像我们对于青春、对于孤独一样

的概念。我们分开的时间越长，想要说的话

就 越 多 ，相 隔 数 百 里 ，我 只 能 向 落 日 倾 诉

你 。下 班 回 来 的 路 上 ，我 看 到 树 枝 上 的 落

日，被城市的高楼支撑着，我就异常开心，

也会异常感动。这份感动，就像 16 岁的时

候一样，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言语，也能懂得

对方想要表达什么。

每当有类似的时刻，我就希望你快一

点出现，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看着树叶一

片接着一片落下，一起度过一天中最后的

“耀眼时光”。

记得在南山的最后一个秋天，也就是

3 年前的这个时候 . 我拍过许多落日组图，

晚霞衬着落日的余晖，将最后的光芒，都洒

在大地上，就像一个孤独的人，在夜晚到来

前，要趁着落日下山前，把一切都放下。

是啊，山野上，草木萧条，如果这个季

节最旺盛的，莫过于落日吧。

我 们 一 起 看 过 落 日 下 山 的 无 数 种 方

式，就像我们相逢，说了无数的话。这些话

语 被 风 打 断 ，被 风 带 走 ，留 下 的 仅 仅 是 记

忆。但很多时候，对于一个孤独的人来说，

回忆足够为一个人疗伤。

你在贵阳还好？贵阳的落日是否抚慰

你 的 心 灵？我 很 多 次 路 过 贵 阳 ，阴 雨 绵 绵

的，让我想在这座城市多停留的，只有你。

月初的时候，我从昆明到贵阳，高铁进

入盘州后，雾霭满山，少了阳光，也会感叹

这仙境般的场景，山在雾中若隐若现，也好

比我去见你，很多时候，你也支支吾吾。但

雾会散，我们的关系，也会像失修的桥基一

样，在落日里得到各自的安慰。

很多时候谈到贵阳，谈到花溪，我都会

刻意避开你。对于我而言，你并非像夕阳那

样，属于所有人，我们只属于某个限定的范

围，属于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见面，不谈及

爱、不谈及过去或未来，因为某个眼神就会

觉得很美好，那种美好可以治疗多少疼痛，

就能占据多少快乐。

很多时候，总是打开与你聊天的页面，

输入很多傻不拉几的话语，然后又删了；很

多 时 候 ，喝 醉 了 酒 ，就 借 着 酒 劲 给 你 打 电

话，发语音。当第二天清晨从梦中醒来，恍

惚间才明白，因为喝醉了，就打破了你的梦

境，让你在深夜翻来覆去。

亲爱的，我曾经把自己比作云朵，诞生

就流浪在天空，可是当你出现，我就觉得，

流浪的一生也是有归宿的。

今天，我早早地从办公室走出来，我想

看看北坡的落日，当你没站在我身边的时

候，落日承受了多少言语。

亲爱的，有时候我在想，一株芦苇在落

日面前，它就不是一株单纯的芦苇，它披着

落日最后的光芒。飘扬的芦苇穗啊，我们之

间的距离就仿佛隔着一串芦苇穗。

当我知道，落日下去，我将走向黑夜的

深渊，其实不止我一个人，还有你，还有千

千万万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。

路灯不一定成为谁的归宿，但在路灯

下，暖色调会使我们感到温暖。

当你在城市感到孤独，你就爬上楼顶，

看看落日，那么美、那么壮观，除了这些，它

还有我对你的倾诉。

亲爱的，落日在最后的时光，发出熠熠

生辉的光芒。而我们呢，还会遇到很多的十

字路口，一起看不同季节、不同地方的落日，

落日在冬天让人觉得，如此甚好，仅此而已。

松 松

让我想在这座城市多停留的，只有你

杨鸿涛 （24 岁）
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

亲爱的“喏”：
不知不觉相别已六年余，不知你过

得怎么样，是不是还在辗转于一个个建

筑工地？我希望你生活得安稳一点，哪

怕并没有挣很多钱。近日总想起以前的

事，仿佛有些爱怀旧了，总是想起你并

且思念你。尽管我都不知道你的姓名，

对你仅有的称谓是“喏”，也无任何你的

通信方式。

那一 年 我 念 高 三 ， 因 失 眠 搬 出 宿

舍 ， 自 己 租 下 一 间 小 屋 ， 你 成 为 我 的

邻 居 。 依 稀 记 得 初 见 你 时 你 刚 从 工 地

回 家 ， 穿 一 条 暗 绿 色 的 工 装 裤 ， 光 着

黝 黑 的 膀 子 ， 脸 上 参 差不齐的胡茬满

挂着灰土。

不过，你的骨架很宽阔，一双炯炯

有神的小眼睛像极了我的偶像王小波，

因此我一眼便记住了你。我们年龄大致

相仿，生活习惯差别很大，我在一中念

高三，学习争分夺秒，为冲刺一所好大

学。而你在工地打工，跟着一群四十来

岁的男人们打房基。

你那张痞痞的笑脸永远脏脏的，不

知是自信多一点还是心酸多一点，却对

我有着说不清楚的吸引力。当时的我认

为你是被社会淘汰的人，因此将你划在

敌营，与你保持距离。每天晚上的英语

听力混合着你的歌声，我咬牙切齿地在

心里咒骂，上演悲壮的内心戏：这个恶

毒的黄毛为什么非要残害一个努力上进

的学生呢⋯⋯

我 总 以 为 你 能 够 明 白 自 己 深 刻 的

“ 罪 恶 ” 并 感 到 忏 悔 ， 然 后 向 我 道 歉 。

可事实上呢，我却无法克制自己越来越

喜欢你。那是最捱熬的时光，我麻木地

做完一摞摞的黑白试卷，坐在教室的最

后 一 排 看 老 师 讲 课 宛 如 观 看 一 幕 幕 哑

剧，感到昏昏欲睡。

念高三那一年重庆冷得出奇，每天

晚上我独自行走在一刀一刀的冷风中，

仿佛漫步于一个蛮荒的星球。在最孤独

的岁月里，你成了我的生活里唯一特别

的 亮 色 ， 每 当 你 笑 嘻 嘻 地 出 现 在 我 面

前，我便抑制不住地欢喜，却还要假装

严肃。习惯了你清晨的叮叮咚咚，无来

由的大笑，以及身上机车混合着灰土的

气味，墙似的高大身躯，当然还有王小

波的小眼睛⋯⋯我在一片空空荡荡里萌

生出依赖感，每当你出现时我便感到安

心，欣喜。

我对你的日常起居密切关注起来:

你有三套工服，隔天换着穿，只穿黑色尼

龙袜，每天 6 点起床，闹钟是一串清脆的

鸟鸣，上个月的牙膏是高露洁，这个月换

成了云南白药⋯⋯

那个冷得出奇的冬天，我意外地没有

觉得很冷，伴随着你的歌声的冬夜我没有

失眠，怀着一种子虚乌有的敌意，我拯救

了 深 渊 里 的 自 己 ， 第 二 年 的 春 天 来 得 很

快。

后来啊，后来我们的联系是怎样密切

起来的呢？我不知道。也许是那次你提着

一壶开水敲开我的房门问我:“要不？”我

有 点 不 明 白 你 的 意 思 ， 你 大 概 是 觉 得 天

冷，让我暖暖脚吧，我却木着⋯⋯“读书

人蛮清高哟，不要拉倒！”你骂骂咧咧地

走开，我不服气，重重地把门关上。

可是后来的每个傍晚，我置于门外的

暖水壶里都会灌上满满的开水，温暖了整

个冬天。 越 来 越 冷 的 天 气 让 我 起 得 越 来

越 晚 ， 几 乎 吃 不 上 早 餐 ， 某 一 天 的 清 晨

惊 喜 地 发 现 门 口 热 乎 乎 的 鸡 蛋 灌 饼 ， 后

来 就 成 了 常 态 。 我 们 偶 尔 互 相 撞 见 ， 彼

此 一 脸 心 照 不 宣 的 甜 蜜 的诡计——你啊

哈一笑，我憋出满脸的桃粉⋯⋯我们的对

话越来越多:
“喏，你的衣服该换了！”

“ 喏 ， 我 要 多 一 点 的 热 水 ， 我 要 泡

脚！”

“喏，吃橘子不吃？”

⋯⋯

一边嫌弃一边却坐上你的破摩托，你

车开得很快，厚实的肩膀很有力量，有倚

靠的冲动，可是我没有这样做。公路在盘

旋，冷风拍在脸上，一群群墨绿色的森林

在退后，尽头是蓝色的码头——这大概是

我记忆中最美好的风景。

亲爱的喏，我从未表达过对你的爱慕

与 感 激 ， 仿 佛 总 是 一 副 读 书 人 的 高 冷 模

样，就连姓名都不愿意直呼。但我的确是

多么喜爱与 想 念 你 啊 ， 这 封 信 ， 既 是 写

给 你 ， 也 是 写 给 我 自 己 ， 也 许 可 以 定 义

为 情 书 ， 也 许 算 老 友 的 慰 问 ， 也 许 是 对

话 斑 斓 的 青 春 。 我 并 不 避 讳 我 们 的 关 系

类 似 爱 情 ， 甚 至 更 浪 漫 更 纯 粹 一 些 ， 它

很 微 妙 ， 在 回 忆 里 亮 晶 晶 地 闪 烁 。 当 我

发 出 “ 喏 ” 的 声 或 字 时 ， 内 心 也泛起奇

异的温柔。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你，

辗 转 于 各 个 “ 工 地 ”， 不 断 奔 波， 劳 作 ，

追寻生活的意义。

亲爱的喏，今日我勇敢地表明当年我

的心迹，我希望留住它。最后我希望你平

安、知足、快乐。如果有一天见面，我一

定 要 向 你 亲 口 讲 述 一 个 “ 读 书 人 ” 藏 着

的，关于你的，无比烂漫的青春。

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邻居

也许可以定义为情书

吴任几 （23 岁）
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院学生

爱丽丝·芒罗女士：
你的书第一次抓住我，是因为那把

斧子。那把尾随着你和你父亲一路的，

由一个喃喃自语的村民紧握着的斧子。

你当时就毫无征兆地断定它会将你的父

亲袭击，你惶恐，但你没能提醒爸爸。

然而无事发生。一切照旧。你的爸

爸和握着斧子的人简单交谈了几句话，

握着斧子的人甚至把你们带到了他的小

屋里坐了坐。你们聊了一些有关威士忌

与猫的话题。仿佛一切都是正常的。无

非是，从那小屋出来时，你的爸爸嘱咐

你不要告诉妈妈。

你们生活的小镇依然平静而温存。

这一看似冗余的信息就在你的那篇

《重 重 想 象》 里 。 它 仿 佛 毫 无 逻 辑 可

言，甚至也不那么有趣。然而，而在我

看来，这恰好概括了文学的本质。

当 时 的 我 ， 离 文 学 的 大 门 尚 还 很

远。但就是那短短的几段触动到了我。

我至今也说不清楚。

现在，我正在给你写信的窗外，我

们的上海正以每天 300 万的车流量高速

运 行 着 。 这 些 汽 车 正 把 人 们 运 送 到 各

自 想 去 的 地 方 ， 办 成 一 些 事 情 ； 晚 上

的 时 候 又 把 他 们 原 路 运 载 回 自 己 的

家 。 我 想 ， 我 也 在 窗 外 的 某 一 部 车

里 ， 神 情 严 谨 ， 对 今 天 要 做 的 事思则

有备，而外表也已率先表现出一副即将

辩论的姿态⋯⋯

更多的事则在窗内发生。我时常和

年少的你一样，总是担心某一柄凭空而

来的利斧，会向我的家人突然劈来——

突然出现的邮件、不可思议的诉求、出

其不意的衰老、略有敌意的邻居⋯⋯

我 就 当 真 摆 出 一 副 辩 论 的 姿 态 来

了 。 但 又 由 谁 来 忍 受 这 咄 咄 逼 人 的 阵

势呢？

于是只能回到文学，回到更为远久

的“君子所以存诚”中去。

我是说，通过一定的努力，人应该

可以回到本该有的真诚。可那把想象中

的斧子暂时还不会因为这些努力而消失

不见。就像你和我一样，很多人也时常

看见那把斧子。

他们 或 许 也 是 真 诚 的 。借 助 网 络 ，

他 们 把 自 己 的 恐 惧 一 板 一 眼 地 刻 画 了

下 来 ， 然 后 发 送 。 他 们 的 愤 慨 在 他 们

的 读 者 中 激 起 了 更 多 的 恐 惧 与 仇 恨 ，

于 是 他 们 又 愈 发 确 信 自 己 刻 画 的 那 把

斧子了⋯⋯

因此，我时常在想我究竟为什么写

作？每当这时，我就又回到你的那些故

事里去了。我想，我们的写作是为了唤

醒更多的宽容：对世界的宽容，以及，

对我们自己的宽容。

写，是因为有些复杂的人事不可言

说，于是就只能付诸手中的纸与笔。但

要如何写？又成了一个问题。

因为一些宽容是无法述说的。而我

们所在的这个时代，有的作家以善良之

名 ， 为 了 世 界 冠 以 了 更 多 的 定 义 与 呼

喊。这些东西一多，想必又会少了许多

宽 容 。 那 些 作 家 所 抛 出 的 对 斧 子 的 诘

问，无非只能让那臆想三人成虎。

——大概就是出于这个原因，我们

这个时代的真正的作家大多数都安于隐

隐地活着，就像你⋯⋯如此温存而不求

抵达。于是，我坐在这座地球上人口最

稠 密 的 城 市 里 ， 决 定 给 你 写 一 封 的

信——疫情时我们的距离变远，但信又

把我们的心灵拉近，就像在更古老的年

代，文字比科技更好用。

这封信我只能写给你。

——聊一聊我们的文字给究竟这个

世界带来了什么？而对于我们自己又该

怎么办？

然后，或许就像我们的作品一样，

期待无事发生。

此致

秋安

吴任几

平静的塔尖

王彦雅（12 岁）
福建省龙岩北大附属实验学校七年级 5班

家乡的原野：
你好！

前几天，在报纸上看到一句话：“家乡

的什么让我们念念不忘？”看到这句话时，

我脑海里马上就浮现出了你——家乡一望

无际的美丽原野，是你收纳了我无尽的快

乐，是你承载了我无尽的记忆，是你陪伴

着我度过了欢乐的童年。

每年春天，我家乡的原野啊，覆盖在

你身上的洁白的冰雪开始慢慢消融，静卧

在 你 身 上 的 小 溪 ， 像 条 结 束 了 冬 眠 的 巨

蛇 ， 荡 起 了 解 冻 后 欢 快 的 浪 花 ， 叮 叮 咚

咚地，唱起了动人的春日赞歌。几片小小

的冰块漂浮在水面上，阳光一照过来，就

一点点融化开去。溪边有嫩绿的草尖儿悄

悄探出了头，春风一吹，你的身上就像涨

潮的沙滩一样，一夜之间由白色变成了枯

黄 色 ， 又 一 夜 之 间 由 枯 黄 色 变 成 了 嫩 绿

色。再暖和一些的时候，只见许多花儿开

了，黄的、红的、紫的、白的⋯⋯把你完

全 覆 盖 。 树 上 也 渐 渐 开 了 各 种 各 样 的 花

儿 ， 于 是 ， 你 便 成 了 花 的 海 洋 ， 姹 紫 嫣

红，花香四溢。

夏天来的时候，我家乡的原野啊，覆

盖在你身上的草已从嫩绿变成了深绿色，

也长得更高了。长的已长到齐腰高了，矮

的还在拼命吸取水分，踮足凝气，欲与同

伴 试 比 高 。 蝉 儿 趴 在 原 野 不 多 的 几 棵 树

上，拼命嘶喊，那声音断断续续的，仿佛

随时会窒息一般。黄昏，当太阳已经压在

西边的山峰上时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会相

约而来，在你身上的草丛里玩捉迷藏，大

人说草里有蛇，不准去，可是，我们也是

一样要去的。我们去了无数次，蛇有见过

几次，但却没有人被它们咬过。有时候，

我们从它们身边经过，它们竟然微微眯着

眼瞧我们，然后趴下身子，继续睡觉，仿

佛我们是它们相识已久的朋友一般。

秋天，我家乡的原野啊，覆盖在你身

上的草已 渐 渐 枯 黄 了 ， 它 们 变 成 了 干 枯

的 金 黄 色 ， 秋 风 一 吹 ， 沙 沙 作 响 ， 就 像

好 听 的 音 乐 。 当 时 我 家 养 有 几 只 白 兔

儿 ， 我 常 常 会 过 来 割 一 些 草 喂 兔 儿 ， 兔

儿 特 别 喜 欢 吃 这 些 干 干 的 金 黄 的 草 儿 ，

吃 饱 了 ， 还 惬 意 地 躺 在 吃 剩 的 枯 草 上 打

滚 儿 。 那 些 小 树 一 到 秋 天 ， 就 会 结 各 种

各 样 不 知 名 的 野 果 儿 ， 附 近 的 小 孩 儿 欢

快地跑过来，大点儿的孩子会噌噌地爬到

树 上 ， 两 腿 紧 紧 夹 住 树 干 ， 一 手 拉 住 树

枝，一手摘来野果，也不擦拭，便迫不及

待地往嘴里送。咬一口，浓浓的甜味从口

中一直甜到心里，到晚上回到家时整个人

都还沉浸在甜蜜里头。

冬天来了，我家乡的原野啊，你的一

切都似乎陷入了冬眠状态。深冬的时候，

下起了雪，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。落了叶

的树木披上了白色的新衣，草地上早已是

白皑皑的一片。放了学，我们喊叫着冲到

你怀里，把书包一扔，就开始在那儿堆雪

人、打雪仗，尖叫声、欢呼声，在白茫茫

的群山间回荡，最终环绕在原野上，惊起

了树上的片片雪花。

大家玩儿累了，就会躺在雪地上，在

黄昏落日余晖下，看着天上的白云在蓝天

下穿梭。天很冷，吹口气，都能看到白色

的气体，像个被吃掉了大半的棉花糖，缓

缓地在空中越升越高，渐渐地，这缕深藏

了我对童年和家乡深情的白色气体，最终

和天上的白云融为了一体。

我把双手交叠着压在脑袋下面，躺在

你怀里，眯着眼看着漫天的云彩，悄悄地

笑了。

迷恋你的：王彦雅
（指导教师：张元红）

写给家乡的原野

写给

的一封信

漫画：程璨

ta


